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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居家防疫，翻阅书刊，读到一些有关
疫情报告的文字，有一些感想。
每当疫情袭来，感染者自报和旁人

举报，十分重要，因为这是抗击疫情的第
一步，也是关键一步！这样做可以迅速搞
清感染者与其他人员的接触情况，及时
对感染者和接触者实行隔离，才能有效
防控与救治。

但在我国，这种疫情报告作为一种
制度确定下来，要求相关人员必须
实行，是比较晚的。第一部“条例”
的制定和颁布已经是 1916年。
那一年的 3月 12日，北京政

府参照欧美日本等国的做法，制
定了一部《传染病预防条例》，确
定对霍乱、赤痢、伤寒、天花、斑疹
伤寒、猩红热、白喉、鼠疫 8种传
染病进行防控和治疗；并明文规
定医师在诊断传染病患者或检查
其尸体后，“须在十二小时内报
告”所在地官署；而患者和疑似患
者，以及因传染病死者的家属或
所有接触者，都有义务在“二十四
小时以内”向当地官署报告。如不
报告或报告不实，医师处 5元以上、50
元以下罚金，其他人处 2元以上、20元
以下罚金。
可惜，当时国内讨袁斗争如火如荼，

社会动荡不安，这部《条例》颁布
后根本无人实行。
当时的上海租界当局，虽然

比较重视传染病防治，但在疫情
报告规定方面却还是缺乏严格的
举措保证，更没有强制性的死亡登记规
定，仅靠一些医院、注册医师及领事馆的
自动报告，还有一些零散的死亡登记报
告。这种马虎的做法，自然就会出现大量
漏报病例，租界当局根本无法及时、准
确、完整地掌握疫情。比如，1937年底至
次年初麻疹流行，光街头病死的儿童尸
体就收到 4000具，而当局统计数据中却
无此数字。当时的法租界卫生处长柏吕
曾无奈地说，上海这个大城巿分成三个
行政区，加上大量的流动人口，使得公共
卫生管理局面更加复杂。

为了改变大量漏报疫情的状况，上
海租界当局曾经推出过“悬赏报告”的招
数。1931年夏天霍乱大爆发，他们就曾
推出过无论是谁报告一例奖励 1元的规
定。当年 1元可买三斤猪肉，还是有吸引
力的。但是限于当时的政局动荡，社会混

乱，这个措施终究未能起到什么作用。
日本投降后，上海市政当局也曾多

次颁布过一些疫情报告的规定，有条
例，也有实施办法，还搞出一大叠表格。
上海个别官员也做了些工作，但是，正
逢内战爆发，通货膨胀，物价飞涨，百姓
生活艰难，买米之钱尚难保障，有了病哪
还有钱去就医！医生又从何处了解疫情，
据实报告呢！

疫情报告制度得以真正实
行，还是在新中国建立之后。

1950年，上海市人民政府颁
行了《传染病报告暂行办法》，确
定天花、白喉、霍乱、鼠疫、斑疹伤
寒、回归热、赤痢、伤寒与副伤寒、
猩红热、百日咳、流行性脑脊髓膜
炎、狂犬病等 12种传染病必须报
告，并以前 6种为主要防治目标，
前 4种更要“立即报告”，“未确诊
前先作可疑病例报告”；如有不
报、迟报、误报则予以劝告和处
分，对从速报告者予以嘉奖。报告
责任者也从医疗机构扩大到企
业、学校、机关团体。次年，又公布

了各级医疗机构关于传染病报告细则。
报告责任单位从 19 个一下扩大到 857

个。1957年，又建立了划区防疫制度。
1959年，又在居委会建立红十字卫生站，

郊区建立卫生员和赤脚医生制度，
使条块交叉疫情监督报告制度推
到城乡每家每户。报告的疫情范围
也从 1950 年的 12 种，发展到
1990年的甲、乙、丙三类共 35种。

1989年，上海还率先实现市、区、县
防疫站疫情微机联网，消除了逐级报告
的时耗。2003年 5月 12日，国务院颁行
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条例》，将报
告时限缩短至 1-2小时。据《上海卫生
志》记载，1956年漏报率 19.9%，1963年
下降为 3.2%；1970年，处于特殊时期，
漏报率升至 32%；上世纪 80年代，漏报
率都降至 1%以下。许多区县已经做到
十多年无漏报。

纵观我国这百余年历史，我觉得大
致可以得出这样一个结论：若要真正实
行疫情报告制度，则必须要有一个稳定
的社会环境。而这样稳定的社会环境，只
有跨入了“新世界”的新中国才能实现。
2003年的成功抗击非典，已是一个很好
的佐证。如今，举国抗击新冠病毒的斗争
正在再次证明这一点。

请严格自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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襄渝线巨变
王耀忠

    上世纪 70年代初，我从下放的江
西应征入伍。没人知道当的是什么兵
种，也没人敢打探去何方。从九江始发
的军用闷罐列车载着我们数百名新
兵，经过两天两夜的行驶抵达鄂西北
的六里坪，在那里我们才获悉当的是
铁道兵。几个月短暂的新兵训练结束
后，即投入建设从湖北襄樊至重庆，代
号为 21072 国家战略工程的襄渝铁
路，全长 918公里。

铁路未建之前，规划的鄂、陕、川
沿线全是险山恶水，极其贫困落后，尤
其是襄渝线中段的紫阳、旬阳、白河三
县地处秦巴山脉的大山深处，50年前
几乎没有路，外出全靠毛驴，山上除了

些稀疏小灌木外，
就是当地山民为

生存种植的红薯、玉米和少许小麦，基本
上他们每日靠两顿红薯和玉米糊度日，
不少人甚至衣不遮体，以至于当数十万
铁道兵和民兵开进大山时，有一位县领
导在欢迎部队时激动地含泪磕头：“大军
来建设铁路了，我们有希望了⋯⋯”

1974年至 1978 年
6月，襄渝铁路先后接
轨和全线试通车，沿线
百姓欢呼雀跃，甚至有
山民跋山涉水背来草料
“喂食”火车⋯⋯然而，在庆贺胜利通车
的凯歌声中，我和我的战友们却沉默无
语，因为我们明白，铁道兵为襄渝线的建
成，付出了巨大的代价，仅我所在部队修
建仅 200多公里的铁路中，就有 100多
名指战员献出了年轻的生命。

几十年后我重返襄渝线，只见巍巍
群山，郁郁葱葱；滔滔汉江，碧浪涌动，列
车驶过的每座车站、每个城镇，映入眼帘
的，可谓沧桑大巨变、旧貌换新颜。当年
我新兵训练结束分下去的连队位于旬阳
县，过去是荒山野岭，不毛之地，如今这

个县级小城，高速、国道
四通八达，又由于汉水
和旬河在此交汇，经过
整治，形成优美的 S曲
线，被誉为“中华太极

城”和全国十大最美县城之一。而我后来
移防战斗生活时间最长的陕西白河，变
化也是翻天覆地，县城当初只有一条临
江的小街，长不过数百米，且屡遭水患，
生存条件极差⋯⋯而今走出白河车站，
举目眺望，座座高楼傍山而立，入夜灯火

璀璨，歌舞升
平，犹如“小重
庆”。县城北面还有一条建于明清的桥儿
沟街，蜿蜒曲折，有石阶 600余，皆为青
石铺就⋯⋯2013 年被陕西省确定为旅
游文化街区，目前正全力打造 4A级景
区，以旅游发展促进当地经济进一步飞
跃⋯⋯

离开襄渝线的那天清晨，彩霞满
天，在当地几位战友陪同下，我来到位
于白河县城最高处的烈士陵园，那里埋
葬着我熟悉和不熟悉的战友，我们敬上
鲜花，点燃香烟，让袅袅青烟随风飘散
⋯⋯远方江山如画；脚下列车飞驶⋯⋯
嗬！今日风光无限的襄渝线，不正是我们
伟大祖国从一穷二白迈向繁荣昌盛的时
代缩影吗！

豆皮与筹码的故事
戴存亮

    湖北及武汉的疫情牵
动了全国人民的心。
因为疫情，国人对武

汉的关注度很高。武汉的
风土人情也让越来越多的
人熟知，热干面与豆皮是
武汉人喜欢的小吃，如今
成为武汉饮食文化的名
片。西坡在《热干面与豆
皮》一文中有详尽的
描写，读来获益匪浅。
文中谈及的“江

夏饮食店”让我勾起
了对往事的回忆，是
一段与豆皮有关的尴尬与
有趣的经历。
那是上世纪八十年代

末，在淮海中路陕西南路
转弯角处有一家在上海也
算有点知名度的水果
店———“公泰水果店”，我
供职的单位位于
“公泰水果店”二
楼，窗外就是车水
马龙的淮海中路。
余暇时，站在窗前，
看着马路上人来车往的热
闹街景，也是精神上的一
种调剂和放松。
在“公泰水果店”附近

有着许多享有盛名的商
店，如“六一儿童用品商
店”、“哈尔滨食品厂”、“玉
华工艺品商店”等等，其中

“江夏饮食店”则因为专司
武汉名吃而蜚声沪上。该
店的乌龟汤、三鲜豆皮最
让人津津乐道，印象中好
像没有热干面。

一个周日的下午，天
空下着淅淅沥沥的小雨。
在国泰电影院看完电影，
散场后，我没有回家，而是

走向不远处的“江夏饮食
店”，为的是那一盆令人垂
涎的三鲜豆皮。喜欢的理
由一是好吃，二是上海做
豆皮的店家少之又少，为
此，我每个月总要去打几
次牙祭。走进店堂，只见坐

满了顾客，还有许
多人站着等位，即
使下雨天，也抵不
住人们对豆皮的向
往，真是“挡不住的

诱惑”。在收银台付款后领
取了筹码，我走到靠窗的
桌子前，等在一位即将用
完餐的顾客身后。过了一
会儿，这位顾客用完餐起
身，我便坐在他留下的空
位上，随手把筹码放在眼
前的桌子上，这是一枚绿
色圆形塑料筹码，和现今
一元硬币差不多大小。等
了很长一段时间，服务员
端着盘子过来，把一盆三
鲜豆皮放在我面前桌子
上，服务员问我要筹码，这
时，突然发觉眼前的筹码
不翼而飞了。我顿时傻眼
了，明明记得筹码放在桌
子上，怎么就不见了呢。我
起身翻遍身上所有口袋，
仍然没有找到筹码，还钻
到桌子底下寻找，哪有筹
码的影子？此刻，我尴尬极
了，脸涨得通红，说话也结
结巴巴语无伦次起来。同
桌的几位顾客都证明看见
我把筹码放在桌子上，但
又有什么用呢，眼前的事
实是没有筹码，这盆豆皮
就不能属于我。无奈之下，
我只能悻悻地又去收银台

买了筹码交给服
务员，重新坐在
了位子上。一坐
下，我便迫不及
待地开始品尝豆
皮，黄澄澄的蛋
皮包裹着饭粒，
拌之以红的火
腿、绿的青豆、白
的笋丁、黑
的香菇，色
香俱佳，尝
一口，味道
好极了。大

快朵颐的同时将
刚才的不快和烦
恼丢在了脑后。
晚上，入寝

前洗脚，当我脱
下半高筒雨鞋
时，一枚筹码滚
了出来，掉进脚
盆里，溅起了小
小的水花。哎呀！我恍然大
悟，肯定是服务员在用抹
布擦桌子时不小心将我放
在桌子上的筹码擦落下
去，正好掉进了我的雨鞋
里。我拍了拍脑袋，当时怎
么没有想到脱下鞋子寻找
呢！感到奇怪的还有鞋子

里掉进一只不算很小的筹
码，我从淮海路一直走回
家，脚下怎么会一点没有
异样感觉。
第二天，我拿着找寻

回来的筹码又去吃了盆豆
皮，这筹码可是我花钱买
来的，浪费了可惜。

三言两语记
徐弘毅

    就算你的成功或成
就使你在某个领域、有
些方面具有霸主的地
位，你也该谦虚地对待
自己与谦和地相待他
人。不然，你可能成为招惹人烦的“巴子”或看似可爱却
总也长不大的“小不腊子”。政治和品行上的成熟，与成
功、成就一样，很为重要。
无知+盲从+蛮力，很为可怕。自私+放纵+至力，更

为可怕。其实，无知并不可怕，自私也为正常。只是，无
知当学而行，自私当控而行，才好。
如果你自以为的无聊在某个时段于无意、无形中填

补了你的一些空虚，是值的，但它不是也不可能是你在
每个时段都能保持良好的状态的，包括精神和精力的。
赌气不是解决问题的根本方法，和气是共事的前

提，争气是成功的关键。
消磨时光，打发岁月，创造愉善，享受人生。
在急剧和幅度大的转换之间，以平缓的过渡和持

平稳的心态，才有平进的顺应和顺行。息不得，急不得，
适者生存，顺者长进。有时也容不得你多想，请尽量持
平而行。
单有漂亮的脸蛋，只挡一面。拥有心怀的良善，万

众喜欢。
容得下大川，何拒点滴。容不得碎石，何有大山。

乐 姓 郑自华

    乐姓，百家姓列第八十一，注音
为(yuè)。
乐是个小姓，在姓氏排行榜上

名列第 299位，占全国人口总数的
0.014%左右。人数虽少，历史上的
名人不少，历史上姓乐的名人有燕
国名将乐毅。乐毅，战国后期杰出的
军事家，公元前 284年，他统帅燕国
等五国联军攻打齐国，连下 70余
城，创造了中国古代战争史上以弱
胜强的著名战例。三国时期魏国大
将乐进，是曹操部下猛将，擅打仗，
与张辽共破孙权，多有战功。他们的
姓都念 yuè。

乐在姓氏里也有读“le”的，如
著名漫画家乐小英，多年前晚报上
经常有他的插画。江苏卫视主持人
乐嘉，都念 le。我有个朋友乐姐，这
个姓给她带来了好心情，尤其是逢
年过节，她的收获最多，因为大家都
说“节日快乐”“生日快乐”，她也“乐
见其成”整天将“乐”挂在
嘴边。

查《辞海》，发觉“乐”
有 4个读音，除了上面的
yuè、lè两个读音，还可读
yào，luò(落），比如“仁者乐
山，智者乐水”，应该念“仁
者乐（yào）山，智者乐
（yào）水”。当然，现在也有
读“仁者乐（le）山，智者乐
（le）水”的，也不算错。由
于“乐”的读音复杂，民间
还有一个传说：有一个书

生，名乐乐乐，中了状元，金榜题名，
是要见皇帝的。太监先念“宣乐乐乐
（lè）上殿”，无人应答；后念“乐乐乐
（yuè）上殿”，也没人理会；再念“乐乐
乐（yào）上殿”，还是没人吭声，皇帝
就不高兴了。旁边的主考官赶紧上来
说他叫乐（yào）乐（lè）乐
（yuè），这么一喊，那人就上来
了说“那就是我”。可见，这个
字很有意思。
我那朋友乐姐，生性乐

观，开朗，可是，有一次因为这个姓
氏的原因，一点乐不起来，还多了无
限烦恼。3年前，乐姐夫妇和朋友一
起去埃及旅游，大家兴冲冲赶到机
场，乐姐却无法登机，原来旅行社给
机场方面的姓名信息写成了 yuè，

而乐姐的护照上的姓是 le，虽然汉
字都是同一个“乐”，可是汉语拼音
不一样啊，人家外国人不认这茬。于
是赶紧问带队的领队，领队说，哪个
环节出问题，哪个环节负责。领队提
出解决方案，或者让乐姐一人搭乘
下一班飞机到埃及会合，显然这是
不能接受的；或者买当班飞机的公
务舱，价格近 4万，由于领队说没带
信用卡，乐姐的老公于是刷了卡。在

公务舱，乐姐接受贵宾式的
服务，心里却“哒哒动”。待旅
行结束，向旅行社办理报销
公务舱机票费用时，对方只
肯承担一半公务舱机票的费

用，理由是乐姐自己未核对信息（事
实是六十好几的人根本就不懂汉语
拼音），几经交涉，最后对方承担
80%，乐姐承担近 8000元的费用。

乐姐说，那时，还真有点“乐极
生悲”的感觉！

春 （帛画） 穆益林


